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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餘光邊境〉20126 洪以諾  

 

    如果說生命是一首詩歌，未必總是完美的詩章；如果說生活是一襲華麗長袍，卻也可能

早已爬滿蝨子；如果說世界是宇宙中的一方陽光，那麼也許有些人是在陽光的邊境求生----

它們未必悲傷，只是期盼某日能快樂起來。 

    第一次見到他時，城市是藍色的，正如他臉上笑容擠中皺紋中隱含的疲勞和負擔。每個

人都有壓力，這我是知道的。他坐在公車駕駛座，我坐在最後一排。不敢隨便打擾司機，我

仍壓下了想關心他人的想法。車窗外是藍色的---行人、空氣、雨滴----「會放晴嗎？」我自

問自答。 

    第一次和他交談的那一天，是金黃色的。他看見我身上穿的學校制服，就突然開心的說

起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是我的學弟，並考進了我們學校的數理資優班----司機大哥相當以

此為傲。「但是吼，他就是個調皮囝仔啦，在學校一直被老師罵，我開車很累了還要一直去學

校吼……」他侃侃而談，我靜靜傾聽---彷彿在那些抱怨背後，我看見了甘願和不捨交織成的

父愛。跟窗外的陽光一樣，是金黃色的。 

    第一次看見他落寞，是混濁的藍黑色。晚間顛峰的公車上擠滿了各種顏色的人們。我隱

身在這些顏色中，直到我聽見了一名小男孩和母親的對話：「媽咪!我長大以後也要當公車司

機!」 「不可以啦!公車司機很累，又賺不到什麼錢，媽媽不准你做那種工作呵!」這一切也

被司機大哥聽到了。我們同在深黑藍的天空下，但隔著數不清的人間塵埃--人群之中，我無

法即時趕到他身邊，拍拍他的肩。 

    如果說生命是一首詩歌，更多曲折變調，也許會更加美好；如果生命是一襲華袍，剪去

殘缺，簡樸又何不是一種美妙。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他說他熱愛他的

工作，因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告訴我他的兒子變懂事，變乖了。真是太好了。「你看!

放晴了!」他說。 

    世界是宇宙的一方餘光，每個人都有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些在光的邊界求生的人，他

們未必不快樂----相反的，他們每一天都正在努力幸福起來。 

 

 

特優       〈餘光邊境〉20215 陳宛妤 

踩著踏板，橫越數條馬路，風從耳邊拂過，一幅幅的街景在速度的改變下化為線條，晴

天放學時，總是騎著腳踏車往家的方向前進，帶著放學後的輕鬆心情，哼著歌迎著風，期待

著晚餐。而在這條騎過無數次的路上，總會有幅景象不經意閃過眼角----在高聳大樓旁，一

棟小小的，不起眼的小屋。 

從無憂無慮的童年，到了現在壓力漸大的高中，時光飛逝，但它仍在那兒，那小屋。不

確定這樣的定義是否正確，灰灰綠綠的鐵皮屋在繁華的摩天大樓旁占據了不大的空間，多大

呢？大概不到我們教室的二分之一，有些突兀，有些格格不入，有時經過時，會有昏暗的燈

光從小屋中洩出，這樣的屋子沒有門，甚至可以看見掛在牆上的日曆。在這樣現代化的臺北，



像是滿園花卉中的一顆小草，獨自佇在那兒，自成一個空間，而它唯一可以支撐的，便是身

後那堵灰色的矮牆，被遺棄般，長年累月的站在高樓間，已不知經歷了多少年歲。路上騎過

時，習慣用眼角餘方看一眼，看那和我一起成長的空間，是否還存在？會不會在沒注意到的

時候，悄悄消失了？ 

跳過小水漥，撐著一小片天空，雨天時走回家的路上，我再次看見那間小屋，雨水敲在

最上方的鐵皮，順著溝紋傾洩而下，四周不平坦的水泥路面，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小池塘，腦

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問題：在這樣大雨不停的天氣，難道不會漏水嗎？由簡陋鐵皮拼湊而成，

中間的間隙在雨水的覆蓋下抵擋得住嗎？閃過一個個從小到大未思考過的疑問，裡面住著誰

呢？是獨居老人嗎？在這樣的天氣下尚可，那颱風侵襲時呢？一年又一年，我早習慣了城市

的邊角有這麼一小塊特別不同的空間，自然而然的存在，但平常那些不構成我們生活問題的

麻煩事，套用到那屋子上，也適用嗎？日常起居，又或者是天災發生時，它，以及住在裡頭

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我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 

這條通往家的路上，對我而言是熟悉而溫暖的，那小屋對於誰來說，又代表些什麼？一

直以來，那縮在角落的小鐵皮屋只是回家路上的其中一幅街景，那臺北其他地方，是否也有

像它一樣，隱沒於大樓間的，一塊突兀的地方，成為其他人眼中平凡的光景？在這樣的城市，

矗立在邊境，日復一日。 

 

 

特優       〈餘光邊境〉20322 鄭欣昀 

紅綠燈上，小綠人匆匆奔馳在它一成不變的道路上。在我終於意識到要奔跑才能通過那

長長的斑馬線，準備離開人行道時，小綠人精疲力竭，好不容易找到那永遠不動如山的小紅

人。行人都停下腳步，只剩馬路中央的寥寥幾人奮力奔馳。 

這時，我聞到玉蘭花的香味。兜售一串串玉蘭花的老婆婆，用她已然喊啞的嗓音，顫抖

著問：「有人要買玉蘭花嗎？」 

傴僂的身影在我左右走走晃晃，沙啞的聲音，玉蘭花香，那一抹背影，全都促使我別去

看她。我是個膽小的人，害怕看到那憂傷又疲倦的眼神。 

無法想像那紅色籃子裡，用鐵絲串起的玉蘭花，是一個家庭的經濟來源。那串串芬芳，

可能都是為了染上重症的孫女或老伴的醫藥費，或是為了失業在家的兒女能夠溫飽。因為無

可奈何，才把嗓子都喊啞，讓眉頭深鎖，在眼裡布滿憂愁，走在停滯的車陣中，或人來人往，

川流不息的街道，冒著危險，只為售出一串花香。 

我想過無數次要掏出手心的五十元硬幣，為了讓悲傷的老太太能早點離開。不希望看她

繼續吃苦，繼續蹲在冷漠的臺北街頭，走在擁擠的車陣當中，用悲傷的眼神和纖弱的身軀，

販售她的悲戚。 

但我一次也沒這麼做過。我怕極了看見那抹悲哀的眼神；怕極了看見那雙佈滿皺紋的手；

怕極了看見那張歷經滄桑的容顏。我怕從她眼中看到我憐憫的神情，但我又想不出該以何種

情緒和感情面對她。於是我選擇低頭，讓她永遠在我的餘光邊境遊走，踩在我的良心和憐憫

上頭。 

至今，我還在掙扎，還在糾結。也許哪天，我該讓那些哀傷的老婦人進入我的視線當中，

不再流連在那餘光邊境，唱著那首悲歌，重覆著一句歌詞：「要買玉蘭花嗎……。」 



 

 

優等       〈餘光邊境〉20217 馮羿靜 

在光彩繁艷的大都市中，來來往往，不做多餘的回頭，因為時間很趕、工作很趕、未來

很趕。每個人在這城市忙碌中，被「趕」出一個「漠視」的技能---甚至是在無形中形成的。

然而這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是否曾因匆匆一瞥而留下烙印於腦海的一幕畫面？ 

我有。在一次的照例跑腿中，我不想那麼早回家，因此在購物後提著袋子拐出小巷，走

向大街。那時正逢下班潮，道路上一臺臺五顏六色的車子擠得馬路水洩不通，吵雜的人聲混

著喇叭聲轟炸著城市。個個西裝筆挺的人加快腳步，著制服的小孩們則直接跑起來了，他們

大概都向著一個目標---家吧!想到這我不禁揚起嘴角，在仔細的放下目光，大人們有著放鬆

的微笑，彷彿從壓力和疲勞交織而成的網羅走出後即邁向甜蜜親近的美好世界，小孩則七嘴

八舌的討論晚餐，時不時哄堂大笑。這一幕是溫馨的，僅管背景紛紛擾擾，我仍能清楚感受

到畫面明顯的溫度。 

而回過頭，我越過靜謐無聲的公園，眼角餘光看見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正縮緊身上單

薄簡陋的衣物。就因為那一目光，我停下腳步，前一刻還感受的此刻全然消失，此處安靜的

多，也無助的多。我不禁想到，世界不盡然是美好的。不是每個人都有家，不是每個人都有

「幸福美滿」的家，甚是因為工作、因為金錢，因為爭吵此時正抑鬱的人們充斥著各個角落，

被貸款綁架，被疾病折磨，被天寒地凍困住的人們填滿了各個邊境……。這一幕是惆悵的，

僅管背景寧靜無聲，我仍能清楚地感受到畫面的冰冷。 

在這繁華鮮豔的大都市裡，在這幸福與悲涼相輔相成的世界，你是否因為餘光而留下烙

印於腦海的畫面？ 

 

 

優等       〈餘光邊境〉20505 李雨霏 

我的童年有一大部分是在上海渡過的。上海，這座城市已經繁華了上百年，卻還不見它

有要慢下腳步的跡象。每天早上睜眼，再到晚上闔眼，它無時無刻都在變化。它絕對是個有

魅力的地方，中西合璧，它包容了太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精華。時間的沈澱更增添了它的風韻，

古典與摩登交織，和諧得出乎意料。 

這是我很喜歡的地方，儘管它有時候，很多時候不如它表面上風光。 

有次我在等校車時，我家的保姆突然指向前方叫我看，不明所以的我抬起頭看向她所指

的方向，我只看見兩個人靠得很近，仍然沒發覺有什麼異常，這時候保姆告訴我，後面那個

人的手上拿著小刀，正準備割破前面人的口袋偷走他的錢包。原來是小偷啊!之後，我就看著

小偷真的割破了前面人的口袋熟練地取走了錢包，漸行漸遠，整套動作一氣呵成。我第一次

親眼看見小偷偷東西，驚訝，又無能為力。我不知道那個錢包裡裝著什麼，不知道裝了多少

錢，不知道有沒有裝什麼比錢還重要的東西。我對那兩個人一無所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

們，或許也是最後一次。那個小偷或許有什麼難言之隱，但他鋒利的刀尖，割破的不只是口

袋，還有我對人性的信任。他流暢的手法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日日夜夜辛苦工作的身影。 

碩大的城市，數千萬的人們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上海還是有人在拉三輪車的，一輛電



動車，有時甚至是腳踏車，後面搭著個簡單的棚子，一趟車程收入也不過五塊十塊。雖然這

也游走在法律邊緣，但看著拉車司機額邊為了養家糊口而沁出的汗滴，這種生活方式讓我敬

佩。 

這些平凡的街角，並沒有隨著時間遞嬗在記憶中淡化。這城市持續的變化著，它不會為

了誰駐足。一幢幢高樓又矗立著，破舊的房舍因為都更被拆除，有錢的人多了，但窮人還是

在，在擁擠髒亂的巷弄中，他們和那些富人還是站在同片土地上。在那些富人在黃浦江上品

嚐山珍海味時，他們摸著空空如也的口袋思考著下一餐在何處。 

 

 

優等       〈餘光邊境〉21419 黃郁琳 

烈日當空，在火辣的傘蓋下，陽光閃動著澄澈的水田，一個農夫彎著腰，手拿著秧盆，

腳踩著泥，正小心翼翼地將那小苗移入泥濘，端正、根固後，方提起滿是汙泥的腳，往下一

個播種點前進，此時卻已汗如雨下。太陽照得他刺眼，悶熱的空氣使他喘不過氣，但他必須

繼續，往後能否飽餐全定於現在的耕耘，照顧這些幼弱的小苗，如同守護他那禁不起大風大

雨的家。 

坐享其成的孩子，你們看見了嗎？ 

有時雷雨轟頂，有時天空晴朗無雲，一望無際的藍天清澈抓不著一絲雲的蹤影。無論狂

風呼嘯，亦或烈陽高照，海面上總有個孤寂的漁船，襯著船上之人無奈的背影，他打下網，

開始漫長的等待。期待著今日的收穫，幸運的，可能滿載而歸。數日的溫飽便無後顧之憂；

運氣差點，或許連隻塞牙縫的小蝦米也沒上鉤，他就只能那樣等啊等的，最後踏著金黃的浪

濤回港。思忖著明日的計劃，惦念著家中的老小。 

渾渾噩噩過日子的孩子，你們看見了嗎？ 

我們不必像農夫，不論天氣優劣，時刻顧及著田地，不必擔憂暴雨摧殘、烈陽辣人，不

必愁著若所做毀於今夕，明朝又該何去從？我們也不是漁夫，不顧生命危險，不管天氣好壞

只為求得飽餐而出海；無須一人獨守漁船，飲著孤獨，期待著豐收，盤算著後路。我們是身

處安逸的孩子，成天放縱的玩樂，卻仍嚷著不滿足，就如溫室的花朵，擁有完好的照料、妥

善的資源，卻沒外頭受盡風雨的小苗茁壯，別人為生活賣命，紮實過好人生，虛度光陰的我

們，誰看見了？ 

 


